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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教课“千层套路” 预付学费
“不多不少”健身者难讨回

【中国青年报】沈芳芳怎么也没
想到，本来只想找一家健身房游泳，
却被3名私人教练(以下简称“私教”)
以帮忙购买 36 节私教课完成业绩为
由，强迫自己一直留在店内，直到整
栋百货大楼歇业。私教甚至告诉她，
如果她身上没带够钱的话，也可以陪
她一起到家里取钱买课。

这事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但回想
起来，她仍心有余悸。那是 2019 年
9 月的一天晚上，当时健身房已结束
营业，其所在商场大部分商铺也已歇
业。大楼空空荡荡，3 名私教却一直
围着不让她离开。她当时脑海里只有
一个想法——赶紧逃离这里。

3 名私教见她一直不松口，暗示
她，签合同时，销售已经把会员的身
份证拿去复印了，知道所有会员的家
庭住址。嗅出了威胁意味，考虑到家
中还有年迈的父母，沈芳芳不愿再多
纠缠。

“我当时刚领完 8 月份的工资，
但还是不够，又从存款中取了一些，
才把课时费凑齐。”沈芳芳付完课时
费，办理完相关手续，已经是 22 时
40 分了，她这才被允许离开商场。

3 名私教在当晚给她写了一份保
证书：“本月是升级月，决定后面的
幸福生活，恳请沈芳芳女士再帮我们
一次。”并且 3 人还承诺，这是“最
后一次让沈芳芳女士各买 12 节课，
后续不会再让买”。

然而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一般，沈芳芳此后每月都会继续被私
教以各种方式进行推销。

在这方面吃过亏的陈琪表示：
“对于一些私教的口头承诺，一定不
要轻易相信。”

陈琪之前在上海另一家大型连
锁健身房购买了私教课程。一开始，
她和私教关系都还不错，经常一起买
些吃的、喝的，像朋友一样相处。

“那天也是 ( 私教 ) 让我帮忙给
他们冲业绩，买了36节课。”陈琪说，
当时她的私教课还剩 10 节，但因为
平时跟私教相处融洽，陈琪不好意思
拒绝“朋友”的请求，就付了款。

“我当时也说，自己不常去，可
能一下子上不完 ( 这么多课程 )，但
他们完全没有说这个课有期限，就一
直说‘没问题’‘没问题’。”陈琪说。

之后，因为身体原因，陈琪一
段时间内不能再去锻炼，身体恢复
后重回健身房时，她却被告知账户

里的课程因超出有效期限已被冻结，
如需激活，要按照 1 ∶ 1 的比例，购
买与冻结课程等量的课时。

陈琪认为这是变相强迫消费，
拒绝了课程激活方案，她还从别的
会员那里了解到，就算激活了课程，
有效期也很短。

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
专业的庞竞曾经在健身房做过兼职，
他说，目前市面上健身房的私教大多
有销售任务，在售课时，会采取一些
营销策略和话术，消费者需要谨慎对
待。

“迂回”的初步维权
在上海工作的喻林去年办理了

一家大型连锁健身房的会籍。当时销
售顾问告诉她，有新客特惠可以享
受，12 节私教课只需 2400 元。喻林
觉得优惠力度很大，就直接购买了。

但之后，连续 3 次约课都被教练
以各种理由推托没有上成。喻林提出
退款，教练让她去找总监，但是仍没
有退成。

由于整个课程喻林的确没怎么
上过，经双方协商，健身房给喻林
的最初方案是扣除她20%的手续费，
退款在半年后到账。喻林拒绝了这个
方案，要求只扣除 5%。健身房答应
她向总公司申请一下。

一个多月后，喻林得到的回复
是，总公司不同意扣除5%这个提议，
“之后我们再发什么消息，他就不回
复了，彻底失联。”喻林说。

因协商未果，喻林决定找 12315
投诉。12315 的反馈结果是，“此纠
纷由文化稽查部门处理，我部门终
止调解，建议通过 12318 或者 12345
向文化稽查部门反映此情况。”经
12315 转接后的体育局工作人员告诉
喻林，类似案子很多，通常情况下，
健身房会给客户办理退款，但花的时
间较长，加上疫情影响，让喻林耐心
等待。

“像拉锯战一样，持续了 3 个月
左右，最后他们建议我走司法渠道。”
喻林说。陈琪也曾给 12315 和上海市
长热线 12345 打过电话，未取得太大
进展，最后同样选择走司法途径维
权。

对簿公堂讨回预付学费
2019 年 12 月 3 日，陈琪通过网

上立案，并在翌日向上海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寄送了有关材料。2020 年 3
月 4 日，法院受理此案；4 月 8 日，

开庭。
陈琪说，由于自己此前没有认真

阅读课程合同，里面确实提到私教课
程存在有效期限，如未在有效期内上
完，课程会被冻结。因此在庭前调解
时，健身房以此为依据，表示自己并
无违约行为，是顾客没仔细阅读合
同。

健身房方面还说，可以给陈琪退
课，但由于当时她已经把自己的健身
卡转卖给了别人，不再是这家门店的
会员，如果要继续上这些被退掉的
课，就意味着她又要重新花一笔钱办
回会员卡，算下来还是她自己亏损。
最后，两方商讨后的方案是，陈琪可
以把私教课转卖给该门店的其他会
员，转卖所得费用归她所有。

“当时还在疫情期间，根本卖不
出去。”陈琪说，过了一个月左右，
法院工作人员询问其转卖进展，得知
转卖困难，便说帮她再同健身房方面
协调一下。最终，健身房答应退还陈
琪原课程四成左右的金额。

“经历过这件事情，凡是涉及要
我签名的协议、合同这类文件，我都
会很认真地阅读。”陈琪说。

另一边，喻林求助12315失败后，
在某点评 App 上找到了那家健身房
门店，将自己的遭遇写上去并给了差
评。没多久，就有网友联系她，分享
了自己类似的遭遇，其中一名网友就
是沈芳芳，沈芳芳也建议喻林直接走
司法渠道维权。

沈芳芳说，许多在健身房吃过闷
亏的人，之所以选择忍下这口气，大
多是因为涉及金额数目在几千元左
右，处于一种不多不少的尴尬境地。

说“不多”，是因为如果要打
官司，考虑到律师费、时间成本等，
加上很多消费者最初只是抱着健身
的目的，没有留心存证，或认真阅
读合同，综合各种因素，打官司最
后可能得不偿失；说“不少”，是
因为去健身房消费的人群，大多是
刚工作的年轻人、上班族或大学生，
这个金额对于他们而言的确是一笔
不小的数目。

鉴于这种“不多不少”的处境，
打定了主意要进行司法维权的沈芳
芳每个月继续按照私教和销售的要
求购买课程，同时也将相关聊天、付
款记录，以及合同等一一保存下来。

2020 年 4 月 24 日，沈芳芳诉上
海可逸健身返还预付款一案，在上

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5 月
13日，徐汇区人民法院发布判决书，
判定沈芳芳可以解除与这家公司的
会籍合同、私教课程 ( 补充协议 )；
被告公司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退还沈芳芳人民币 112950 元。

像沈芳芳这样基本能要回全款
赔付的维权者非常少，更多是像陈琪
和喻林这样的年轻人，选择庭前调
解，拿回扣除手续费后的钱。

喻林说，庭前调解当日，健身房
的运营经理告诉她，如果她愿意接
受扣除 5% 的手续费，可立刻办理退
款，如果要求全款，则需跟公司商量。
此外，该经理还指出，喻林申述的两
次被取消课程，有一次是买课当天口
头预约，没有记录，如果开庭的话，
自己会以此举证，只缺了客户一次
课。

“他还说，当时给我上课的私
教已经离职，还换了微信头像，如
果我真的把这个证据交到法庭上，
他可以申请这个证据没有效力。”
喻林告诉记者，调解员也替她分析，
如果继续走法律途径，他 (运营经理 )
会以证据有问题拖延开庭时间，时间
上耗不起，建议接受扣除5%手续费。

“野蛮生长”后行业何去何从
庞竞说，过去这些年，健身房

市场鱼龙混杂，从初期萌芽到野蛮
生长，由于行业标准、监管条例不
够完善，不少投机取巧者通过钻法
律法规的漏洞，牟取不当利益。“这
些个别行为最后可能需要整个行业
来为此埋单。”庞竞说这是他和一些
同行的忧虑。

“在健身房里我也认识一些认
真负责的教练。”庞竞说，“虽然他
们有些人可能学历并不高，但很热爱
这个行业。”庞竞指出，这些教练通
过个人努力不断提升专业素质，积累
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仅因为个别现象
而指责整个群体，是不公平的。此外，
一些经验丰富、具有资质的健身教练
也会自己创业，开办私教工作室。

成都的曹美娜，在私教工作室锻
炼一年左右，减重 30 公斤，她对这
个效果非常满意。她说自己倾向于有
专业的教练带着，这样锻炼更有针对
性，同时也能监督自己。如果不上私
教课，她很少独自去健身房锻炼。不
过，由于这些工作室的课时费也是以
预付形式支付，曹美娜建议锻炼者一
开始还是小部分购买课程比较保险。

庞竞还提到，近几年发展起来的
“超级猩猩”“乐刻运动”这类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健身品牌受到消费者
青睐。这类品牌的优势在于按单次收
费，锻炼成本低，消费者可自由选择
团操课程和锻炼时间。

前段时间北京、上海先后出台了
“健身房办卡 7 天冷静期”的政策，
庞竞认为这是监管部门越发重视健
身行业的一个信号。他相信，经过野
蛮生长后，健身行业大浪淘沙，劣质
机构终会被淘汰，优质服务者会越做
越好。新业态的发展让消费者拥有
多样化选择，市场形成良性竞争后，
反过来也促进消费者更加了解这个
行业，不会像刚接触时那样容易受到
欺骗。( 应受访者要求，陈琪、喻林、
庞竞、曹美娜为化名 )


